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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探究六年级学生数学焦虑的多维结构、性别差异及预测关系，对139名学生施测。使用简版儿童数学

焦虑量表测得学习焦虑(LMA)、评估焦虑(MEA)及一般焦虑(AMAS-C)，使用分数焦虑量表测得特异性焦

虑(TMA)。结果发现：(1) 焦虑水平排序为MEA > TMA > AMAS-C > LMA，LMA分布非正态；(2) LMA与
MEA显著正相关(ρ = .483, p < .001)；(3) 女生MEA显著高于男生(t = 2.555, p = .012)，LMA无性别差

异；(4) TMA可显著正向预测AMAS-C (β = .695)，解释48.3%的变异。结论：六年级学生数学焦虑呈多

维结构，评估焦虑最突出；性别差异具情境特异性；特异性焦虑是预测一般焦虑的强变量，启示干预需

精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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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investigate the multidimensional structure, gender differences, and predictive relationships of 
mathematics anxiety in sixth graders, 139 students were assessed. The Abbreviated Math Anxiety 
Scale for Children measured learning anxiety (LMA), evaluation anxiety (MEA), and general anxiety 
(AMAS-C), while a fraction anxiety scale measured specific anxiety (TMA). Results showed: (1) Anx-
iety levels ranked as MEA > TMA > AMAS-C > LMA, with LMA non-normally distributed; (2) LMA and 
MEA we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ρ = .483, p < .001); (3) Girls scored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boys on MEA (t = 2.555, p = .012), with no gender difference in LMA; (4) TMA significantly pos-
itively predicted AMAS-C (β = .695), explaining 48.3% of the variance. Conclusions: Mathematics 
anxiety is multidimensional with evaluation anxiety most prominent; gender differences are con-
text-specific; specific anxiety strongly predicts general anxiety, suggesting the need for precise in-
terven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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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数学焦虑(Mathematics Anxiety)是指个体在处理数字、解决数学问题及参与数学相关情境时产生的紧

张、忧虑和恐惧情绪(Ashcraft, 2002)。大量研究表明，数学焦虑不仅是影响学生数学学业成就的关键负面

因素(Dowker, Sarkar & Looi, 2016; Ma, 1999)，也与学习动机下降、自我效能感降低及更广泛的学业心理

健康问题密切相关(Wang et al., 2015)。传统研究常将数学焦虑视为一个整体构念，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

者指出，数学焦虑并非单一维度的，它包含了针对数学学习过程、数学考试情境、特定数学内容等不同

方面的、性质各异的情绪反应(Ashcraft, 2002)。例如，Richardson 和 Suinn (1972)开发的《数学焦虑评定量

表》(MARS)就初步区分了数学学习情境和数学评估情境下的焦虑。Hill 等人(2016)的研究进一步明确指

出了小学生数学焦虑的多维性，包括对数学课程、数学考试和数学表现的焦虑。 
六年级是小学教育的关键阶段，学生不仅面临着升入初中的学业过渡压力，其抽象逻辑思维和数学

认知能力也处于快速发展期，更容易体验到较高水平的数学焦虑(张明浩，陈英和，2019)。然而，当前国

内研究对小学生，特别是六年级这一关键学段学生的数学焦虑多维结构及其内在关系的深入探讨仍显不

足。多数研究要么将数学焦虑作为整体来考察，要么只关注其某一特定维度(如考试焦虑)，缺乏对多个维

度同时进行系统性的比较和分析。 
基于上述研究背景，本研究旨在通过量化分析方法，系统考察六年级学生数学焦虑的以下四个核心

问题：(1) 不同维度的数学焦虑(学习焦虑、评估焦虑等)其表现水平与数据分布特征如何？这有助于识别

出需要优先干预的焦虑类型。(2) 不同维度的数学焦虑之间存在怎样的内在关联？例如，日常学习中的焦

虑是否与考试焦虑密切相关？(3) 数学焦虑是否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这种差异是否因焦虑维度的不同

而有所差异？现有关于数学焦虑性别差异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Devine, Fawcett, Szűcs & Dowker,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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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将从多维视角进行澄清。(4) 针对特定数学内容或技能的焦虑(特异性焦虑)能否有效预测其整体的

数学焦虑水平？这一问题的探讨有助于从根源上寻找干预的杠杆点(Haase et al., 2012)。研究结果期望能

为精准识别六年级学生的数学焦虑特征，并据此设计有针对性的预防和干预方案提供坚实的实证依据。 

2. 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整群抽样法，选取深圳市宝安区一所普通公立小学六年级三个班级的全体学生作为调查

对象。共发放问卷 145 份，剔除作答不完整及规律性作答的无效问卷后，获得有效问卷 139 份，有效回

收率为 95.86%。其中，男生 68 人(48.9%)，女生 71 人(51.1%)，平均年龄为 11.5 岁(SD = 0.52)。所有参与

者均知情同意，并在班主任配合下完成问卷，整个过程遵循自愿和保密原则。 

2.2. 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两种经过信效度检验的数学焦虑量表作为测评工具，分别用于评估小学生的一般数学焦

虑水平以及对特定数学内容(分数)的焦虑状态。 

2.2.1. 中文版简版儿童数学焦虑量表(The Abbreviated Math Anxiety Scale-China, AMAS-C) 
为测量学生的一般数学焦虑水平，本研究采用由李红霞、司继伟等人修订的中文版简版儿童数学焦

虑量表。该量表在国际上广泛使用，并已在中国小学儿童群体中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李红霞等，2021)。
量表共包含 9 个条目，采用 4 点计分法(1 = “没有焦虑”，4 = “非常焦虑”)，得分越高表明焦虑程度

越严重。 
参考原量表的理论构念与计分方法，本研究对 9 个条目的得分进行如下处理： 
学习数学焦虑(learning math anxiety, LMA)：计算第 1、3、6、7、9 题得分的平均分，记为 LMA，用

以衡量学生在日常数学学习情境(如听课、查阅课本、学习新内容等)中的焦虑水平。 
数学评估焦虑(math evaluation anxiety, MEA)：计算第 2、4、5、8 题得分的平均分，记为 MEA，用

以衡量学生在与考试、评价相关情境中的焦虑水平。 
一般数学焦虑：计算所有 9 个条目得分的平均分，记为 AMAS-C，作为学生整体数学焦虑水平的指

标。 

2.2.2. 特异性数学焦虑量表 
为深入考察学生对特定数学知识领域的焦虑，本研究引入了特异性数学焦虑量表。采用修订版量表

(Halme et al., 2024)，含 9 个条目，分为两维度——一般数学焦虑(6 个条目)和分数特异性焦虑(3 个条目)，
采用李克特式计分，用于评估学生长期稳定的数学焦虑倾向，两组在该量表总分及分数特异性条目得分

上无显著差异(p > 0.05)。本研究中，计算该量表所有条目得分的平均分，记为 TMA，作为学生的特异性

数学焦虑(trait mathematics anxiety, TMA)指标。TMA 分值越高，代表学生特异性焦虑感越强。 
综上所述，通过结合 AMAS-C (及其 LMA 和 MEA 维度)与 TMA 两个量表，本研究能够从“一般”

与“特异”两个层面，更全面、深入地揭示小学生的数学焦虑状况。 

2.3. 数据处理与分析 

所有数据采用 JASP 0.95.4 统计软件进行处理与分析。首先，对数据进行整理和描述性统计(均值、

标准差)。其次，使用 Shapiro-Wilk 检验并结合偏度和峰度系数评估各变量数据的正态性。检验结果表明，

LMA 数据严重偏离正态分布(偏度 = 2.186 > 2，峰度 = 5.449 > 3；Shapiro-Wilk 检验 p < .001) (Wu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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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因此，后续所有涉及 LMA 的分析均采用非参数检验方法(Spearman 等级相关、Mann-Whitney U
检验)。MEA、AMAS-C 和 TMA 数据虽呈轻度偏态，但基本满足参数检验的前提假设，故采用 Pearson
积差相关、独立样本 t 检验及线性回归分析。为检验 TMA 对 AMAS-C 的预测作用，以 AMAS-C 为因变

量，TMA 为自变量进行一元线性回归分析，并对方差齐性、残差独立性及正态性等回归假设进行诊断。

所有统计分析显著性水平设定为 α = 0.05。 

3. 结果 

3.1. 各维度数学焦虑的描述性统计与分布特征 

对 139 名六年级学生在四个数学焦虑维度上的得分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表 1 所示。数据显

示，学生的数学焦虑在不同情境下表现出不同的强度水平。其中，评估数学焦虑(MEA)的平均得分最高

(M = 2.081)，这表明六年级学生在面临考试、测验等评价性情境时体验到的焦虑感最为强烈。其次为特异

性数学焦虑(TMA, M = 1.801)和一般数学焦虑(AMAS-C, M = 1.603)，而学习数学焦虑(LMA)的水平相对

最低(M = 1.220)，提示学生在日常课堂学习环境中的焦虑感相对较轻。 
正态性检验结果表明，LMA 数据的偏度(2.186)和峰度(5.449)严重超出正态分布可接受范围(通常认

为偏度绝对值 < 2，峰度绝对值 < 3) (Wu et al., 2017)，Shapiro-Wilk 检验也达到极其显著水平(p < .001)。
因此，严格依据统计学原则，在后续所有涉及 LMA 变量的分析中，均采用非参数检验方法以确保结果的

准确性。MEA、AMAS-C 和 TMA 的数据分布虽略有偏斜，但偏度和峰度指标均在可接受范围内，基本

满足参数检验的假设条件。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mathematics anxiety across dimensions (N = 139) 
表 1. 各维度数学焦虑描述性统计(N = 139) 

变量 平均值(M) 标准差(SD) 偏度 峰度 Shapiro-Wilk 检验 p 值 

学习数学焦虑(LMA) 1.220 0.630 2.186 5.449 < .001 

评估数学焦虑(MEA) 2.081 0.677 0.536 -0.405 .152 

一般数学焦虑(AMAS-C) 1.603 0.589 0.875 0.920 .065 

特异性数学焦虑(TMA) 1.801 0.699 0.646 0.114 .241 

3.2. 学习数学焦虑与评估数学焦虑的相关分析 

由于 LMA 数据呈非正态分布，采用 Spearman 等级相关分析来考察学习数学焦虑(LMA)与评估数学

焦虑(MEA)之间的内在联系，结果如表 2 所示。分析显示，LMA 与 MEA 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ρ 
= .483, p < .001)，相关性达到中等强度。这表明，学生对日常数学学习过程的焦虑感越高，其在数学考

试、测验等评估情境下感到的焦虑程度也倾向于越强。两种焦虑之间存在密切的共变关系。 
 

Table 2. Spearman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LMA and MEA (N = 139) 
表 2. LMA 与 MEA 的 Spearman 相关分析(N = 139) 

变量 1 2 

1. 学习数学焦虑(LMA) 1  

2. 评估数学焦虑(MEA) .483*** 1 

注：*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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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数学焦虑的性别差异分析 

为准确检验数学焦虑的性别差异，并考虑不同维度的数据分布特性，本研究分别采用了不同的统计

方法。 
首先，针对非正态分布的学习数学焦虑(LMA)，采用 Mann-Whitney U 检验(非参数检验)。结果表明，

男生(平均秩 = 67.32)和女生(平均秩 = 72.15)在 LMA 上的得分差异未达到统计学显著性水平(U = 
2634.500, p = .320)。这说明，在日常的数学学习过程中，六年级男女生所体验到的焦虑程度大致相当，

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 
其次，针对基本符合正态分布的评估数学焦虑(MEA)，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参数检验)。Levene 方差

齐性检验结果为 p > .05，满足方差齐性假设。t 检验结果显示，女生(M = 2.243, SD = 0.712)在 MEA 上的

得分显著高于男生(M = 1.912, SD = 0.712)，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t (137) = 2.555, p = .012)。为增强结果的

稳健性，研究者同时辅以 Mann-Whitney U 检验进行验证，结果同样显著(p = .031)。这一致地表明，在数

学考试、测验等评价性情境中，六年级女生的焦虑感显著高于男生。 

3.4. 特异性数学焦虑对一般数学焦虑的预测作用 

为探讨特异性数学焦虑(TMA)对一般数学焦虑(AMAS-C)的预测效力，进行了线性回归分析。以

AMAS-C 为因变量，TMA 为自变量建立回归模型。 
模型摘要显示(表 3)，回归模型确定系数 R2 为.483，调整后 R2 为.479。这意味着，特异性数学焦虑

(TMA)可以解释一般数学焦虑(AMAS-C)总变异的 48.3%，表明 TMA 是 AMAS-C 的一个强有力的预测因

子。模型方差分析显示，回归模型整体显著(F (1, 137) = 127.9, p < .001)。 
对回归系数的分析结果(表 4)表明，TMA 对 AMAS-C 的预测作用极其显著(p < .001)。标准化回归系

数 β 值为.695，表明 TMA 每增加 1 个标准差，AMAS-C 将增加 0.695 个标准差，呈现显著的正向预测关

系。得到的回归方程为：AMAS-C 预测值 = 0.863 + 0.411 × TMA。进一步对回归模型的残差进行检验，

残差图显示残差随机分布，无明显规律；Q-Q 图显示标准化残差基本符合正态分布。这些诊断结果表明，

回归模型的线性、正态性及方差齐性等基本假设得到较好满足，分析结果可靠。 
 

Table 3. Regression model summary 
表 3. 回归模型摘要 

R R2 调整后 R2 标准估计的误差 F 显著性 

.695 .483 .479 0.425 127.9 < .001 

 
Table 4. Regression coefficients analysis 
表 4. 回归系数分析 

模型 非标准化系数 B 非标准化系数标准误差 标准化系数 Beta t 显著性 

(常量) 0.863 0.104  8.321 .000 

TMA 0.411 0.036 .695 11.312 .000 

4. 讨论 

本研究通过量化分析方法，系统探讨了六年级学生数学焦虑的多维结构、性别差异及预测模型，主

要研究发现如下： 
首先，描述性分析结果表明，六年级学生的数学焦虑呈现出清晰的多维结构特征，且不同维度的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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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水平存在明显差异。其中，评估数学焦虑(MEA)的水平显著高于其他维度，这与 Hill 等人(2016)在中小

学生群体中的研究发现一致。这一结果很可能反映了六年级学生所面临的特殊学业背景。作为小学阶段

的毕业年级，学生普遍面临小升初的过渡压力，频繁的测验、考试以及由此带来的成绩排名和外部期望，

极易催生和加剧其在评估情境下的焦虑感(Richardson & Suinn, 1972)。相比之下，学习数学焦虑(LMA)水
平最低，可能因为日常课堂学习环境相对宽松，挑战性和威胁性感知低于高风险的考试。这一发现提示

教育工作者，在关注学生整体数学情绪的同时，应特别将评估情境下的焦虑作为干预的重点，帮助学生，

尤其是毕业班学生，更好地应对考试压力。 
其次，本研究发现在评估焦虑(MEA)上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女生得分高于男生，这与 Devine 等人

(2012)和 Hill 等人(2016)的研究结论一致，即数学焦虑的性别差异并非一个全有或全无的现象，而是与焦

虑的具体情境密切相关。这可能与社会化过程有关：女生往往被社会期望塑造得更关注他人评价、追求

完美，因此在考试这种具有显著社会比较和评价性质的情境中更容易感到焦虑(Devine, Fawcett, Szűcs & 
Dowker, 2012)。在中国当下的特定背景下，这种性别差异可能存在更深层次的解释。首先，尽管“双减”

政策有效减轻了日常学业负担，但六年级学生依然面临“小升初”的过渡压力，关键性校内考试的成绩

与排名仍是重要评价指标。在这种“减负但不减竞争”的背景下，女生可能因更高的社会赞许性需求和

来自家庭、教师对“学业表现优秀”的期望，而对评估情境中的社会比较和结果反馈更为敏感(张明浩，

陈英和，2019)。其次，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女孩“文静”、“细致”的性别角色期待，可能使她们在应对

考试这种具有时间压力和公开评价性质的情境时，体验到更高的紧张感。其中，学习焦虑(LMA)无性别差

异，这恰好说明性别差异具有情境特异性，在日常非评价性的学习环境中，外部压力源减弱，男女生体

验到的焦虑水平趋于一致。这一发现提示我们，在评估体系改革的大背景下，如何为女生营造更具支持

性、减少社会比较的评估氛围，是教育实践需要关注的重点。 
本研究的核心发现是，特异性分数焦虑(TMA)对一般数学焦虑(AMAS-C)具有极强的预测力(解释 48.3%

的变异)，这一结果对于我们理解分数学习对于数学学习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分数作为小学数学的核心

抽象概念，是许多学生遇到的第一个认知“瓶颈”。其学习过程涉及有理数、部分–整体关系、比率和

比例等概念的理解，这些概念与固有的自然数偏差(即将自然数规则错误地运用于有理数或比例推理上)
存在冲突(Halme et al., 2024)，导致学生即使在努力后仍可能反复受挫。这种在关键知识点上持续的认知

困难和失败体验，很可能成为高强度特异性焦虑的根源。依据 Haase 等人(2012)提出的观点，对数学的负

面态度和焦虑往往源于对特定数学知识或技能的掌握不佳和恐惧。当学生在具体任务上反复受挫时，这

种针对特定领域的挫败感和无助感可能会逐渐泛化，最终形成对数学学科的整体的、弥漫性的焦虑(Wang 
et al., 2015)。因此，TMA 对 AMAS-C 的强大预测力，揭示了数学焦虑形成的一条可能路径：特定认知障

碍导致特异性焦虑进而导致数学学科焦虑。这提示我们，干预数学焦虑的源头或许在于精准识别并化解

学生在类似“分数”这样的关键领域上的认知困难和特定焦虑。 

4.1. 研究意义与启示 

理论意义方面，本研究通过实证数据支持了数学焦虑的多维结构模型(Ashcraft, 2002; Hill et al., 2016; 
Richardson & Suinn, 1972)，并揭示了不同维度间的内在联系与差异性，为深入理解小学生数学焦虑的复

杂本质提供了新的证据。同时，研究明确了数学焦虑性别差异的情境特异性(Devine et al., 2012; Hill et al., 
2016)，为调和该领域的争议提供了线索。此外，研究证实了特异性焦虑对一般焦虑的强预测作用(Haase 
et al., 2012)，深化了对数学焦虑形成机制的认识。 

实践启示方面，本研究结果为教育实践提供了明确方向： 
针对性干预：学校心理辅导工作应超越将数学焦虑视为整体的视角，区分学习焦虑与考试焦虑，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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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针对性干预。例如，对评估焦虑高的学生，可开展考试心理辅导、系统脱敏训练；对特定内容焦虑高

的学生，则需进行学科补救教学。 
关注性别差异的复杂性：教师应意识到性别差异的复杂性(Devine, Fawcett, Szűcs & Dowker, 2012)，

避免对男女生数学情绪形成刻板印象，并在评价情境中给予女生更多鼓励和支持，营造安全的评估氛围。 
根源性教学：数学教学不应只注重知识灌输，更应关注学生在特定知识点(如抽象概念、复杂问题解

决)上的学习难点和情绪体验(Haase et al., 2012; Wang et al., 2015)。通过设计支架式教学、提供成功体验，

从认知和情感两个层面化解焦虑，实现从根源上缓解焦虑的目标。 

4.2. 研究意义与启示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为未来研究指明了方向。首先，本研究采用横断面调查设计，无法推断

变量间的因果关系。例如，虽证实 TMA 能预测 AMAS-C，但二者孰因孰果，或是否存在第三变量影响，

仍需进一步探究。未来研究可采用纵向追踪设计或实验法(如通过干预特定内容焦虑来观察整体焦虑的变

化)来验证 TMA 对 AMAS-C 的因果效应。其次，本研究样本来源于同一所城市小学，样本代表性存在局

限，可能影响结论的普适性。未来研究可扩大取样范围，涵盖不同地区、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学校，并

进行跨年级比较，以检验结果的稳定性和发展性特点(Wu et al., 2017)。此外，可进一步结合认知神经科学

方法(如 fMRI、ERP)，探讨不同维度数学焦虑的神经机制，为理解其本质提供生理层面的证据。最后，

未来研究可纳入数学成绩、学习动机等变量，构建更复杂的中介或调节模型，以更全面地揭示数学焦虑

的影响机制。 

5. 结论 

基于对 139 名六年级学生的调查数据，本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六年级学生的数学焦虑是一个多维结构(Ashcraft, 2002; Hill et al., 2016; Richardson & Suinn, 1972)，其

中由考试、测验等评价情境引发的评估焦虑水平最高，最为突出。 
数学焦虑的性别差异具有情境特异性(Devine et al., 2012; Hill et al., 2016)，女生仅在评估焦虑上显著

高于男生，而在日常学习焦虑上未呈现显著性别差异。 
特异性数学焦虑(针对特定数学内容的焦虑)是预测一般数学焦虑(整体数学焦虑水平)的强效变量

(Haase et al., 2012)，针对特定数学内容的干预可能是缓解整体数学焦虑的有效途径。 
本研究启示我们，对小学生数学焦虑的理解和干预需要采取精细化、差异化的视角，充分考虑不同

焦虑维度的特点及性别在不同情境下的表现，从而实施更加精准、有效的教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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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中文版简版儿童数学焦虑量表(AMAS-C) 
班级：           姓名：            
填表说明： 
1. 焦虑的含义：即紧张、担心、害怕、恐惧。 
2. 第 1 个表情表示“没有焦虑”，第 2 个表情表示“有点焦虑”，第 3 个表情表示“比较焦虑”，

第 4 个表情表示“极度/非常焦虑”。1~4 表示焦虑程度越来越高。读完每道题后，在最符合你焦虑情况

的表情图所对应的数字上划“√”。 
 

题     目 
    

没有焦虑 有点焦虑 比较焦虑 非常焦虑 

当不得不翻阅课本上的内容时，如查阅例题、定理、公式或图表。 1 2 3 4 

当想到明天即将到来的数学考试时。 1 2 3 4 

当看老师在黑板上解答数学题时。 1 2 3 4 

当参加数学考试时。 1 2 3 4 

当完成有很多难题的家庭作业，并且第二天必须要上交时。 1 2 3 4 

当上数学公开课时。 1 2 3 4 

当在课堂上，听其他同学讲解数学问题时。 1 2 3 4 

当上数学课，突然要进行数学考试时。 1 2 3 4 

当数学课学习新的内容时。 1 2 3 4 

 
特异性数学焦虑量表 
班级：           姓名：            
填表说明： 
1. 焦虑的含义：即紧张、担心、害怕、恐惧。 
2. 在每道题描述的情境中，后面有 5 个可能符合你心理感受的选项，读完每道题后，请在最符合你

焦虑情况的表情图所对应的数字上划“√”。 
第 1 个表情表示“非常不符合”，第 2 个表情表示“不太符合”，第 3 个表情表示“不确定”，第

4 个表情表示“比较符合”，第 5 个表情表示“非常符合”。1~5 表示符合你心理感受的程度越来越高。 
 

 
题     目  

 
  

 

非常不符合 不太符合 不确定 比较符合 非常符合 

1. 我对数学感到焦虑。 1 2 3 4 5 

2. 当我要做数学练习时我感到焦虑。 1 2 3 4 5 

3. 当我必须要做心算时，我会感到焦虑。 1 2 3 4 5 

4. 当我必须开始做数学作业时，我感到焦虑。 1 2 3 4 5 

5. 当我不得不做数学作业时，我会感到紧张。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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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6. 我担心我学不了数学。 1 2 3 4 5 

7. 我对学习分数感到焦虑。 1 2 3 4 5 

8. 当我必须做分数任务时，我就会焦虑。 1 2 3 4 5 

9. 我担心我学不会分数。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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